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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梅

我没想到，会在《考古的故事》里发现阿

加莎·克里斯蒂的影子。

显然，克莱因对女作家不乏调侃，他写

道，“‘女人能找到的最好的丈夫就是考古学

家。她年纪越大，他对她越感兴趣’——这是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验之谈。许多人都读过

她的小说，但没几个人知道她的丈夫是考古学

家马克斯·马洛温。”

1930年，马洛温 26岁，阿加莎 40岁。和
很多英国人一样，听说著名的“乌尔坟场”有

考古发现，阿加莎便亲赴幼发拉底河畔，先睹

为快。结果，她发现年轻的考古学家比考古现

场更令人着迷。6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不过，新婚夫妇在乌尔城的考古现场受到

排挤，便离开去别的地方挖掘。“自那以后，

马洛温每次去考古现场，基本上都有阿加莎陪

伴在侧。阿加莎的许多小说都是在挖掘现场

写的，不写作时，她就帮助丈夫处理找到的

文物”。

克莱因八卦地揭秘：阿加莎不受欢迎的原

因，传说是因为伍莱（马洛温是他的助手）的

妻子不容许任何人（我猜主要是女性）与她分

享挖掘现场男性的注意力。当然，阿加莎也没

那么好惹，她很快就报了一箭之仇。以伍莱夫

人为原型的考古学家的妻子，“美丽但难以相

处”的“可爱的路易丝”，在小说《美索不达米

亚谋杀案》里，第一个被杀死。

离开“乌尔坟场”之后，阿加莎夫妇去了

哪里？我知道其中一站是叙利亚。1934年年
末，马洛温开始在叙利亚北部的哈布尔河区，

勘察那里的古城遗址。阿加莎一路随行，照料

饮食家务起居，在没有暗室的条件下克服困难

冲印照片，分类整理挖掘出来的文物，同时，

抽空写作。

神秘的考古现场，充满诱惑的美索不达米

亚，会带给女作家多少灵感？中东考古之行是

这样开始的：在维多利亚车站登上普尔曼列

车，和簇拥的亲友告别，难受了 45秒钟，便将
一切担忧抛下；随后在加来转乘东方快车——

你一定会想起《东方快车谋杀案》——阿加莎

兴奋不已：“我正坐在上面！我坐在蓝色车厢里，

车厢外有简单的字样：加来-伊斯坦布尔。”
这一次考古之旅，后来变成了一本小书

《说吧，叙利亚》。作者称它“是一杯淡淡的啤

酒——一本微薄的小书，记录着日常的所见所

闻。”5个发掘季的故事徐徐道来，特别是那些
好玩有趣 （有时让人生气而又无奈） 的当地

人，没准阿加莎的侦探小说里就有他们的影

子。我要补充一句，女作家的笔下，考古之旅

是从购物开始的。

女人们看到这里，一定会开心一笑。而这

种愉悦恰好奠定了这本“小书”的风格。“在秋

冬季节要置备炎夏衣物多少有些困难”，尤其是

以前的旧衣服哪儿都太紧了，商店里的店员热

情地告知“这个季节当然还没有上架！不过，

我们有些迷人的小套装——深色有加大码”，

“夫人不过是稍显丰腴”。

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像在高级商场购物那般

轻松了。不过，对女作家而言，凡事皆可成

书。据说，一个小插曲激发阿加莎写出《东方

快车谋杀案》。1929年 2月，伊斯坦布尔最冷的
冬天，有轨电车要挖开积雪才能行驶。偏远地

区偶有狼群出没。为避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

块浮冰，渡轮百年以来首次停运，巴黎出发的

火车好几天都埋在雪里无法前行⋯⋯请自行脑

补后面的情节。我能告诉你的是，阿加莎写作

《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入住佩拉宫酒店。几十年

后，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灵媒说，她看到阿加莎

在酒店的 411房间里，隐藏了一个无人知晓的
秘密。

至于东方快车的终点站伊斯坦布尔，从来

不缺少故事，也不缺少朝圣者。蒲宁、海明

威、帕慕克⋯⋯都曾留下他们的伊斯坦布尔纪

事。不止伊斯坦布尔，世界各地，都有作家们

浪荡的足迹，有人还专门以此为业，成为令人

艳羡的旅行作家。比如简·莫里斯，《世界：半

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欧洲五十年》之类，流

行了有半个世纪吧。

还有那位地缘政治专业出身的“狂人”西

尔万·泰松，先是与好友骑单车环游世界，又

徒步、骑车、骑马穿行中亚，再在贝加尔湖

畔，与书、伏特加和雪茄相伴，独居 6个月挑
战梭罗，然后在俄法战争别列津纳河战役惨败

200年之际，骑着挎斗摩托车，重走了一遍当
年拿破仑大军的撤退之路。

最近让我着迷的是保罗·索鲁。这家伙很

有些毒舌。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一开篇，就

嘲讽那些戏弄猴子的游客：“处于西方文明中的

人指称游客跟猿猴差不多。然而，在赫拉克勒

斯石柱之一的直布罗陀岩，我不但见到，还学

会了如何区分。”他给毛姆的游记《客厅里的绅

士》写序，很含蓄地说：“他直到 7年后才写这
本书，而我觉得，评论这本拐弯抹角有所选择

的游记时，这一事实需要考虑。”旅行和写书之

间的长时间延迟让保罗大感兴趣，因为他觉

得，“一个想写一本游记的人向来都会动身旅

行，然后马上把书写出来⋯⋯就毛姆而言，这

一间隔有所不同，好坏参半。如果他回到家就

写，我觉得这本书会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保罗认为：“很大程度上，

《客厅里的绅士》是本故事集——多为旅行者的

故事，不是毛姆的，而是他遇到的那些人的。”

直接说，在保罗眼里，这根本就不是一本游

记。毛姆大叔只是在给你讲故事，并且，很多

故事在很多年前就写过了。另外，“故事家”并

非一个人艰苦地旅行，你千万别上当。

当然，毛大叔也绝非一般人。他的多重身

份：间谍、小说家、旅行者，没有哪个不是在

浪荡中成就的。而那些你所知道的作家，也在

云游四方。去看看劳伦斯的《意大利的黄昏》、

班维尔的 《布拉格》、托宾的 《走到世界尽

头》、奈保尔的《信仰的国度》⋯⋯你会发现，

自己生活的空间是多么狭小逼仄。

世界这么大，我想⋯⋯嗯，有念想总是好

的，起码可以在鸡飞狗跳的一地琐碎里，短

暂抽身，让文字激起的想象安抚一下内心的

焦躁。

那些四处晃荡的作家，都干了些什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时间回到 14年前的夏天。2006年 6月 26
日，以“218.109.112.*”这个 ID 为“马甲”，
外贸公司职员徐磊，在贴吧里踩下 《盗墓笔

记》的第一个脚印。

此后 10余年，知道“南派三叔”这个名字的
人多于知道“徐磊”，而“盗笔世界”成长为影视圈

顶级炙手可热的 IP，大批“稻米”对“吴邪”和“张
起灵”的“十年之约”念念不忘。

其实在很长时间里，南派三叔不认为自己

能写完《盗墓笔记》的故事。直到他创作《盗

墓笔记·重启》前，才意识到，“有生之年《盗

墓笔记》真的是可以写完的”。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专访时，南派三叔

说，从前会和很多人想法一样，以为“不完美

的悲剧是永恒的，会被记忆得很深刻”，后来他

感觉这样太苦了。“人类文明就是整个宇宙中的

一片尘埃而已，你的悲剧又如何能够过下一个

机缘？何不抓住当下、开开心心的？所以我要

写个开心、变好的东西，是向好而走的样子”。

最近，南派三叔作为总监制、总编剧的

《重启之极海听雷》（以下简称《重启》），正在

播出第二季。亲自操刀“盗笔”IP，南派三叔表示
比想象中累多了。过去站在观众视角看剧，也会

吐槽为什么主创在有些地方就是做不好，“我自

己上去一定可以做好的”。“现在知道难度了，确

实是难，有太多不可抗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

得我成熟了，成为一个行内人了”。

《重启》的故事设定在“十年之约”结束，

“铁三角”吴邪、王胖子、张起灵退隐之后，为

亲情、友情再次踏上冒险之旅。“盗笔宇宙”的

故事还在不断扩展。

对于“盗笔”这样一个已经奔驰 14年，还
将继续生长的 IP，南派三叔的理解是，如果想
做长久陪伴一代代人的 IP、“一个称职的宇
宙”，那么核心在于精神内核，且必须与当下的

时代价值贴合。

南派三叔回忆当初写“吴邪”时，会自动

代入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影子——要坚持的事情

太多，生存压力大，现在，南派三叔意识到年

轻人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不再那么在意买

房、成功学这些“指标”。

所以，南派三叔也想改变。他自我评价近来

创作的风格，变得“很热血”。“我要写点昂扬的、

做事比较顺利的人，还想写一些运气好的人”。

同时兼顾写作、影视创作和打理公司，南

派三叔的想法是每次都往前进步一些即可。“千

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天才，觉得自己动手

这个事一下就能做得很好。就像连载一样，你

要给自己每一天修正的机会。如果你追求快速

度，那你一定是在投机，投机就会被反噬”。

中青报·中青网：有读者评论，看《盗墓
笔记》小说时还是少年，吴邪也是少年，现在

10多年过去，跟《重启》里的吴邪一样到了困

惑的中年。你对于这种时间流逝感会有共鸣

吗？是否会有中年危机？

南派三叔：我 16岁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我的中年危机来得特别早，所以 30岁时已经跟
自己和解了。我想得很明白，给自己定了一个规

则，就是你每天开不开心，完全可以自己控制。

你可以拉一张表，上面画很多格子，每个格

子代表你今天是不是开心，你把这个格子涂黑，

最后看有多少格子是黑的。假设你知道，你在两

个月到三个月之后会有一天不开心的日子，避免

不了，你能做的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每天都很开

心。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想通了，每天会把自己分割成很多开心的点，比

如一定要吃爱吃的早饭，中饭有哪几个菜是爱吃

的，晚上又要怎么样；然后每天又必须有让你觉

得“自己在往前走的部分”，看看今天要收到多少

痛苦，这些痛苦会平衡我内心的懒惰，不至于虚

度生命。所有的一切你全部规划出来，入睡前想

一想今天很开心，该做的做了，该吃的也吃了。

比如你会知道，在《重启》上线时会有非

议，那你只有在看到非议那一刻才有权利不开

心，那一刻之前，你就应该好好开心的。

中青报·中青网：“盗笔”IP经过这么多
年，已成为可以自己汲取营养的大树了，你还

期待它生长出什么新可能性吗？

南派三叔：“盗笔”需要强大的旁枝，需要
另外一棵树，两条腿走路。比如说漫威既有

《钢铁侠》，又有《蜘蛛侠》，如果你现在只有

“盗笔”，它在那儿蹦跳总归是吃力的。如果再

有一条腿产生，它的可能性就无限大了。

故事要有延展性，不停更新换代，以及

它要有陪伴性。有精神内核才有陪伴价值，

如果没有精神内核，它其实就是一个好看的故

事——好看的故事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多出来的，

你是干不过那个时代的人的。举个例子，《盗墓笔

记》第一本书里大家是用短信的，还没用微信，但

是不影响阅读价值，因为它有精神内核。如果只

是一个没有精神内核的简单故事，光是微信跟短

信的区别，就可以直接判你的故事“死刑”了。

凡尔纳预言了潜水艇的产生，如果他的

《海底两万里》没有那么强大的浪漫主义内涵，

而只是讲一个潜水艇，那这个故事一点价值都

没有了。所以你要做一个长久陪伴的 IP、一个
长期发展的“称职的宇宙”，它的核心就是精神

内核。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人的精神内核，一

定要去理解这个精神内核，去找到好的部分，

然后在你的作品里面体现出来。

中青报·中青网：是否期待“盗笔”IP一
直源源不断地去吸引未来每一代人？

南派三叔：从来没有 IP可以自己源源不断地
吸引人，IP是一旦你停止折腾，它就快速地萎缩，
除非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地

位。比如《三体》，其实已经成为现象级的 IP了，它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人。但是其他 IP多少会需
要长时间的运营，没有运营是会出问题的。

我们以往的《盗墓笔记》小说，有很多吸

引点，在市场上面一直吸引新的人去了解这个

故事，了解这些人物。但是你也要不停地去运

营它，去保护它，否则它会被快速地遗忘。

中青报·中青网：你经常强调现实题材创
作，你对这个类型写作有什么理解？

南派三叔：想写又不敢写，这是我的心
态。你写虚构题材，是负有限责任的，而现实

题材是无限责任。你写一件现实中发生的事

情，它一定会百分之百地有影响力，反映到现

实当中去，这个责任非常大。如果你德不配

位，或者你知识层面不配位，你写错了，那就

是一场浩劫。你要理解自己手中笔的能量。

南派三叔：你要理解自己手中笔的能量

□ 李 察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他殷勤停车接我/车厢里只有
我们俩/还有‘永生’同座”。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迪
金森写下知名诗篇《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时不会料到，

不过 100多年后，停步在“生死间的灰色地带”已经成为现代
美国人生命历程终结时的一种标准操作。

死神再不能好整以暇，殷勤停车以待，他的马车里挤进了

医疗体系的制度规定和各种治疗手段，变得拥挤不堪。《生死

有时：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一书就描述了这样一种新的死

亡文化：死亡进入生命，人们被困在疾病里，困在自己的身体

里，困在重症监护室里，等待死亡被决定。

呼吸机、除颤仪、肾脏透析机、饲管、血管加压素、心肺

复苏术、各种抢救手术⋯⋯随着医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生

命支持手段得以应用，死亡却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

公众对于那种浑身插满管子、连在一堆仪器设备上，无法言

语、神志不清的“活死人”状态充满恐惧。哈里斯民意调查显

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希望自己在生命尽头能够享有“个人选

择”。很多人声称，“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与其“那么痛苦、

没有质量地活着”，宁愿选择“有尊严的、好的死亡”。《生死

有时》一书的作者莎伦·考夫曼用了 27个案例向我们说明，
这样的“个人选择”为何总是难以实现。

首先，“那一天”是哪一天？84岁的杰克·卡特早早和医
生探讨过，“如果病情可逆，愿意接受插管，使用呼吸机，也

愿意接受心肺复苏抢救，如果病情无法改善，则不想接受生命

支持治疗”。但他最终在重症监护室滞留了 10天，经历了剧烈
的心肺复苏抢救后去世。因为笼统、假想性的表态在实际的医

疗决策中毫无用处——医生不会对生死早下判断，他们都目睹

过“奇迹般的康复”，担心出现法律上的纠纷；家属则迟迟不

愿接受“那一天”到来，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不

能理解疾病的发展过程和各种症状，也在情感上承受着巨大的

痛苦，总渴望奇迹会发生。

在某种意义上，生命支持可以说是建立在临床医学对患者

病情的“主观”判断之上，往往要到事后回顾反思时才能明

确，它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是“支持生命”还是“延迟死亡”，

也只有到此时才能揭晓，患者是否在救治过程中早已“到了那

一天”。

接下来，如何看待“生活质量”和“有尊严的活着”？50
多岁的凯西·刘易斯因为不能在病房里保留自己的书架和落

地灯而考虑要自杀，因为她“把尊严当作生命支持”，而

“控制自己的房间何时开灯、何时关灯，是最低的自主权和生

活质量”。

41岁的辛西娅·格拉芙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
苦，苦苦支撑了 3个多月不肯放弃生命，因为她的女儿只有
11岁，活下去，“即使不能吃，不能动，没有行动能力，我
仍可以看着我的孩子长大”。莎伦·考夫曼指出，所谓尊

严，既包括患者被对待的方式，也包括患者关于治疗和延续

生命愿望的实现程度。而生活质量“指的是一组基于不同感

知之上的模糊且可变的属性”，它“不可能被捕捉、被定义

或者被评估”。

一项针对 205位医生发起的治疗决策研究显示，面对同一
个案例，近一半的医生选择不插管抢救，因为“患者的生活质

量太差，无法承受进一步的激进治疗”；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

医生则认为可以插管抢救，因为“患者的生活质量足够好”。

实际上，“生活质量”和“有尊严的死亡”的含义几十年来都

在神学和哲学中被激烈争论。而在医院文化中，它们成为一种

修辞手段，在决定继续还是放弃生命支持治疗的过程中发挥着

合理化决策的特殊作用。

最后，谁来作“选择”？恩胡·温的子女坚信母亲想要活

下去，但又不想她承受疼痛和痛苦。她插了 6周胃管,做了一次
手术,在医院里度过了 7天后去世。她的女儿哭着说：“她优雅
地走了，没有让她的孩子们作任何决定。”而陷入深度昏迷的

厄尔·莫里森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

月零 4天，因为“家属要求尽一切努力让他活着”，在临终前
又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肺复苏，被电击了 10次之多。在实际
操作中，医生希望规避批准死亡，家属难以承担代亲人选择死

亡带来的可怕责任和负罪感，即便是患者本人也总是难以作出

抉择。在 27个案例中，只有 60岁的爱德华·哈里斯在神志清
醒时果断决定停止接受生命支持治疗。目睹了他的死亡的医院

社工惊讶地感叹：“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坐在自己的病房里

等待死亡，就那么等着。”

除此之外，如何界定死亡？什么叫“好的死亡”？老年是

否是一种需要得到治疗的疾病？陷入“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患

者是否还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而需要多少意识才能作为一个

人活着？生死之间的灰色地带里暗藏着无数我们目前还难以回

答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曾说：

“生命是不是还有价值，在什么情况下有价值，这并不是医学

要问的问题。”但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显然并不只有

美国人在受着“生死之难”的折磨。

合上《生死有时》一书，我对于那些延迟死亡却无法恢复

患者健康的治疗程序，关掉生命支持系统的可怕责任，以及死

亡本身，依然难以想象。但我想起了艾米莉·迪金森笔下由死

神相伴的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

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我们经过学校，
恰逢课间休息/孩子们正喧闹，在操场上/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
稻谷的田地/我们经过沉落的太阳/也许该说，是他经过我们而
去⋯⋯从那时算起，已有几个世纪/却似乎短过那一天的光阴/
那一天，我初次猜出/马头，朝向永恒”。

当有一

天

，我们

不得不

停步等候死神

□ 余冰玥

头发雪白的玛蒂娜在一长溜五花八门的茶

叶盒中巡视，抽出一只阿萨姆红茶，接着指挥她

的女儿挑选出一只波尔卡玫瑰茶杯，架上银茶

漏，将茶水缓缓倒入茶杯中。随着升腾的热气，麦

芽香和蜂蜜、玫瑰的气息瞬间充满空气，伴随着

滚着蕾丝的茶巾、盘子里的精致小点心，构成了

美妙的下午。

这是 1999年德国波恩的冬日，时尚杂志主
编曾焱冰在相识的当地报刊编辑家做客，第一次

在欧洲人家中享用下午茶。编辑的母亲玛蒂娜已

经 85岁，她为女儿的朋友制作下午茶的场景，一
举一动中透出的真挚与悠然，让曾焱冰的心“突”

地动了一下。

心脏再次被击中的感觉出现在几年后朋友

的乔迁宴上。客厅的中心摆放着一张大大的餐

桌，角落的落地灯发出柔和的光线，桃红色的小

水萝卜与蔬菜一起装在翠绿的沙拉碗中，古典银

盘中盛放着冒着热气的清蒸鱼，烛光摇曳，花影

微动。见过更多精美晚宴场面的曾焱冰从未有一

刻如此感动，因为这美丽的场景不是商务宴请，

而是朋友亲手设计制作的餐饭。

从那一刻起，曾焱冰开始尝试改变自己原本

繁忙、漠然的生活，留意那些打动自己的细小物

件与日常。她把目光投向生活中的每一顿饭和每

一次餐桌布置，以及在餐桌上度过的美好时

光，并用图片和细腻的文字记录下来，在 2014
年推出国内首本关于餐桌布置和餐桌礼仪的书

籍——《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最近，

曾焱冰在原版基础上增添了 30%的新内容，包括
近年餐桌礼仪新趋势，再次出版。

为这本书起名，6年前的曾焱冰可谓是颇费
心思。当时她的着重点落在“如何布置餐桌”上，

起了数个书名，却总觉得不满意。对于曾焱冰而

言，这不是一本技术流的职业培训书籍，不只是

在简单地教人具体的操作方式，更多的是在记录

这些关于餐桌的“美丽相聚”与“美好日常”。到了

定稿的最后一天，本急着去上班的曾焱冰坐下和

孩子一起耐心地吃完了早餐，在早餐桌上，一个

名字从脑海中蹦出来——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

好多顿饭。

“餐桌是一个我们平常容易忽略的地方，它不

仅是一个放置饭菜的地方，更多的是让家人凝聚在

一张餐桌前感受彼此的温暖和爱意。”而把每日用

餐的餐桌布置得精致美好，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

增添更多新奇和热情，“把日子过成诗”。

读这本书时，我很喜欢其中的“how to”小
知识。不同风格的餐具如何混搭？花艺和桌布如

何搭配？下午茶用茶包还是茶叶？吃三明治用刀

叉还是用手？这些问题往往伴随着有趣的故事。

比如，在喝茶时先倒茶还是先倒奶，困扰了

英国人许久。据说在古代这可是一个“炫富”的好

机会，当时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骨瓷，一般人家

使用的陶瓷杯容易遇热炸裂，所以贵族总是先

倒滚烫的热茶，再加牛奶，意思是：看，姐的杯子

没裂。

怎样端茶杯最好看？兰花指难道不优雅吗？

要知道，喝茶时翘起小指是一个不甚礼貌的姿

势，握茶杯的时候，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手

柄就行。而布置桌布就像穿衣搭配的游戏，你不

需要花很多钱在上面，印花的旧床单或者棉麻的

大披肩，同样可以让每个清晨都有新鲜的感觉。

在布置者的巧思下，即使只用一朵花、一束光，再

平凡的日常也可以变得更美好和迷人。

当然，冷冰冰的餐桌礼仪、固定刻板的摆盘

手法表现出的只是刻意营造的“优越感”，在同一

张美丽餐桌上和家人朋友欢聚的时光、分享的美

食，远比朋友圈精致图片收获的点赞来得更实

在、更温暖，也更难得。服装设计师卡尔拉格斐曾

说：“服装设计的目的是要让人感觉到美好，而不

是让人穿了一身高档布料却表现出痛苦和折

磨。”曾焱冰觉得，餐桌布置也是这个道理。

在书里，曾焱冰分享了一些懒人小技巧。在

日常生活中，忙碌的人们很难做到一日三餐都精

心料理，但把外卖的食物装进一只漂亮的碗，给

一块买来的蛋糕亲手装饰上时令水果，使用自己

精心挑选的餐具而不是一次性筷子，这些简单的

小举动都会给我们一种“不那么敷衍”的感觉。

现代人“没有做饭的条件”其实也是相对的。

做饭也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煎炒烹炸，早上煮

一只溏心蛋、做一个三明治，或是煮一碗葱油拌

面，不需要多厉害的设备，也不用花费大量时间，

却可以拥有健康美丽的一餐。毕竟，煮老了的鸡

蛋和火候完美的鸡蛋在口感上有着本质区别；在

路上匆匆忙忙套着袋子吃早餐，亦或是坐在餐桌

前与家人一起愉快享用，也会让一整天的心情截

然不同。

穿衣吃饭，其实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行为，却

可以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好玩”的乐趣。曾焱冰

在书里写：“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散发出

光芒。我们需要不断庆贺眼前的美好，方得以无

畏前行。爱和美，是我们能对庸常生活所做的最

大改变和不妥协。”或许生活原本就是平淡与重

复，极少出现轰轰烈烈的情节，但日常的餐饭、美

好的餐桌、其乐融融的相聚，能让生活越品越有

滋味。

“布置最美的餐桌，

并不是一门功课，我们

需要的其实是爱、分

享 和 乐 趣 。 餐 桌 美

学，不是什么了不起

的事情，也不属于高

深的艺术范畴，它是

爱 的 给 予 ， 是 用 鲜

花、美食和用心的陪

伴来表达——我爱你。”

“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

作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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